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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之我本儋耳人
□ 李盛华

■连载（80）

（接上期）但苏轼殿试卷子中的那段关于皋陶
与圣尧的对话，欧阳修感到不大对头。一则皋陶
是舜帝时任用的大法官，怎么在苏轼笔下成了
尧帝的执法官呢？二则欧阳修回去翻了许多书，
怎么找也找不到卷子中提到的皋陶和尧的这段
精彩对话。偶尔一次他见苏轼，即提出这个千古
不解的问题。苏轼这才老老实实地交代：不好意
思，那些是我临场发挥想当然子虚乌有地编造
出来的。——但道理没有错。欧阳修一听原来如
此，非但没有批评，反而以后逢人就高兴地说：

“苏子机灵，让我感到后生可畏！我要避开一条
路，好让他尽快出人头地也！”

所以这阵子东坡给黎族百姓乱扯什么
“孙子兵法”，捕猎之道，虽是言过其实想当然
了一点，但也没说错。

东坡在猎人们半夜准备出发进山之前，还
提出了一些要求。他说他反对埋设铁铗子捕
猎，尤其是夹住小野猪，吱吱哇哇地惨叫，叫人
听了于心不忍。他也不同意埋设炸药炸野兽，
太危险，如果是自己人不小心踩上，最少是一
条腿不见了，今后不要说上山打猎，恐怕连下
田耕种也不行了……最最关键的一件事，以后
大凡抓到小的抓到母的，最好是放掉……

几个黎人头领问：“为什么？好不容易辛

辛苦苦才抓到的。”
东坡说：“真笨！小的还可以长大，母的还

可以生崽嘛。——全都逮光杀绝，以后上山，
恐怕连个猪毛你们也找不见……”

众人点头称是。
众人分头出发。一部分向山后迂行而去，

去挖陷阱并埋伏了起来；一部分径直走去山
前，牵着狗，拎着竹梆子。现在时辰，已过三更，
月亮皎洁如洗，原始森林黢黑如锅底，只有猫
头鹰发出几声凄厉的叫声，穿透夜幕，刺人神
经。“咿哩哩”紧紧拉着苏过的手，担心别叫那
猫头鹰噗啦啦飞过来把她的眼珠子给叼了去。
十几只猎犬排成一行，“呼嗤、呼嗤”在地面上
转来转去嗅来嗅去，认真地寻觅着山猪走过留
下的气味，还时不时地站定，竖耳，立毛，警惕
着周围的任何一点点动静。东坡的“乌嘴儿”不
是猎犬，它一点不懂这行当里面的窍门，它只
是跟在那些黎人猎犬的后面，在这个母犬的屁
股闻一闻，在那只母犬的裤裆里钻一下。东坡
皱眉，不满，趁人不注意，照“乌嘴儿”屁股捣了
一拐杖。“乌嘴儿”面红耳赤不好意思地“呜呜”
几声，躲在了人们的后边。

这支人马都快到山顶了，尚不见山猪的
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但“白头翁”老爹分明看

到泥径上有野猪新近走过的蹄印，数一数猜
一猜，估计大大小小有四五只。路边的树皮好
像刚刚被野猪啃咬过，有几处露了白，一片草
地也被野猪用鼻子拱得有半尺深，丢在一旁
的有几截木薯，显然是野猪走过不久……那
狡猾的野猪钻去哪里藏了起来呢？

正当众人有点灰心丧气的节骨眼上，跟
在人们后面的“乌嘴儿”却是第一个发现了情
况。它从一个石洞中发现了躲藏在里面的一
群野猪，它首先汪汪大叫报了警，然后朝着洞
穴就冲了进去。

东坡大喊：“过儿，过儿，快去拉住‘乌嘴
儿’，它会被老山猪咬死的……”东坡又大声
命令众人，“快啊，大声喊，大声叫，赶快把竹
梆铁筒敲起来哟……”

“咣咣咣……咣咣咣……”竹筒被敲得如
同撒豆子一般。

“铛铛铛……铛铛铛……”铁筒被击打得
如同铁匠铺子一般。

“汪汪汪……汪汪汪……”所有的猎犬都
一起张牙舞爪地狂吠着，似乎要把月亮咬下来。

“呜哇哇……呜哇哇……”所有的人都在
兴奋不已地狂喊着，喊得满天都在回响。

“哦哦哦——哦哦哦——”东坡也凑热闹，一

边用老藤拐杖击打树干敲打石头，一边仰天长吼。
五六只大小不等的野猪，被“乌嘴儿”赶

出了洞穴，一个个黑影“噌噌噌”就往山那边
逃窜，猎犬们也发疯似地追逐而去……

月亮倏地变得更加明亮，照在大地如同
白昼一样。这时东坡拄着拐杖，屹立在山顶的
一块岩石上，颅首上仰，须鬒飘扬，披星戴月，
形同剪影。黎族的猎手们永远忘不了，这尊留
在天地之间黎人心中的坡老形象。

“小坡”苏过以后曾为这次狩猎写诗道：
山夷野獠喜射猎，腰下长铗森相摩。
平沙仿佛见道迹，踊跃不待张虞罗。
均呼夜起山谷应，披抉草木穷株窠……
本书儋州作者西塬斋主人写到此时，亦

是毫毛倒竖怒发冲冠，俨然有了一副英雄相，
故填《水调歌头》一阕记之。

[词·水调歌头]曰：
华鬓映星暗，月照老生躯。嶙峋山岗黑

彻，双目炯如突。遥想当年铁骑。叫啸奔袭虎
豸。何等伟丈夫。挽弓射雕处，敌虏尽低伏。

竹铁响，藤杖舞，大声呼。山摇地动，英雄
永远不孤独。热血湍流鼎沸。豪气回旋激烈。
万里是宏图。谁道坡公老，须发尚蓬勃。

（未完待续）

小区林荫道
□ 曾寤堂

拥径青葱日日看，隙含光影弄斑斓。
又来洗耳三禅定，已笑撑胸一念宽。
露过流莺时自泻，烟凝飞絮各争团。
尘埃早晚吹难起，应惜群芳向座攒。

老 院
□ 孙延红

锄镰挂在木门东，再唤娘亲屋已空。
唯有窗前石榴树，花开仍是昔年红。

浣溪沙·旧雨伞
□ 何其三

紫色蕾丝尘暗侵，雨中持赠感
难禁。曾为轻理湿衣襟。

伞下重开情岁月，眼前再现妙
光阴。可怜终负少年心。

彩 霞
□ 钟学思

身披霓裳
飘进我的梦中
它的裙带轻轻挥动
为梦想沾染色彩

红色是热情
蓝色是智慧
绿色是清新
空气中弥漫着花香
雨滴透着珍珠之光
紫色是灵魂
走出多远
都不会迷路
彩霞 彩霞
还有那雪白的纯真
那是空中飞翔的白鸽
和平 安宁

五彩缤纷的彩霞
飘过来飘过去
飘在我的梦中……

在植物茂盛的南方，人们不会太
在意一片树林的存在。

我每天穿过同一片树林，去上班
或去做一些根本就记不住的事情。
那是一片长势生猛的树林，枝叶繁
密，四边覆盖，晚上勾云挂月，把行道
上的路灯压得只剩下一小块晕光；白
天遮阴一片，把阳光挡在丛丛绿叶之
外，以至抬起头仰望也只能看见筛状
的天空。鸟儿们一年四季都兴奋地
在树上啁啾，复杂婉转的嘤嘤之音好
像是天外传来的诵诗声；有时它们五
彩的粪便还会砸到人的头发上和肩
膀上，让人不知所措，所以一些女人
走过这片林子，就知趣地撑起伞。树
的花期在立夏前后，黄色的花瓣碎
小，掉落时能随风飞过马路的另一
边。这些树应该是域外的树种，但显
得非常随性，在这里轻易就扎根长高
了，就像这座城市的移民，他们在这
里一待，很快就成了此地生活剧里的
角色，剧情需要他们，彼此已经不
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喜欢上
了穿过这片树林的感觉。树林挨着
一条马路，从侧边的角度看，它正好
直冲着大马路来车的方向，从容地把
车流的逼迫感瓦解了，把舒缓的节奏
传递给人。走过林子时，心底的事情

变得轻盈许多，一些纷乱的念头也会
模糊掉。

树林里的地方相对宽阔，地上种
着草皮，间有小路相通，一些空地铺
着地板砖，插着健身器材，白天人三
三两两，天黑以后才多，主要是跳舞
的，喇叭声从林子里飞出来，洋溢着
一种简单的幸福感。早晨，多见遛狗
的，他们和狗在树下绕弯；也有穿林
子赶路的，随身带根油条什么的，就
稍停下脚步吃开。暑天中午的树林
比较慵懒一些，幽静一些，凉风在林
子里吹一阵就离开，不久又来吹一
阵，不断地退去从树林外飘进来的烟
尘，扇去水泥地反射过来的热气，像
一支夏日的冰棒，慢慢地融化，轻轻
地释放清凉。这时，树林里的景框
中，出现了一个老头，他经常坐在这
片林子里的一条长凳上呆着，有时我
从他身边走过，一个上午过去了，我
回来路过时，他还坐在这里，像一个
睁着眼睛入定的高人。他身板高大，
看上去当年应该颇有些气宇轩昂，如
果把他拍成旧时代的黑白照，指着说
那曾经是一个场子上的人物，没有人
是不相信的。我跟他打过招呼，想聊
一下天，借此进入他的故事。他缓慢
地抬眼看了一下我这个陌生人，没有

回应。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曾
经做过什么，有什么值得道说的事件
在他的人生里着陆过，从什么地方来
到这片林子里？看他松垮的精神、不
得体的穿着、旁边的食物袋子，还有
偶尔小声的喃喃自语，很让我一时语
塞。对他身份的猜想，突然让我怀疑
起时间的意义。时间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仅仅是把一个生龙活虎的人逐
渐削掉他多余的梦想，一步一步地把
他改变成一个朽木一般的老头，然后
把他引进一片树林里陪伴萧萧落叶，
对语阵阵清风，让他不再提起许多
事，或者格式化掉他残存的记忆？也
许，不尽然如此，时间有柔美的另一
张面孔，就像走出这片树林的小路，
可以走向每一天的暮色，可以通到河
边水映彩云的草地，也可以直接走到
热闹的大街上。我每每从树林中走
出来，身上带着林子的影子和树木的
气息走进喧嚣的街市，使我清爽许
多，其实我总是尽量在林中多走一会
的。我喜欢那些青涩的小树，它们的
皮层还未坚硬裂开，还没有表现出一
种苍迈和深有城府，叶子十分嫩绿，
条条叶脉清晰可描，能把阳光透成一
层迷幻的浅绿。小树无忧的生长状
态，让我怀念年轻的岁月。

这片树林遮住了一个濒临废弃
的小区，说是废弃，其实是拆迁未完
留下的几栋旧楼，隔着围墙是一个小
区，逆光中，吊塔的长臂像一个黑色
的十字架，一天无数次地转动，有时
会悬停在这几栋旧楼的上空，漠然地
俯视着下面的日常景象。旧楼人还
住着，晚上灯光还亮，有人在阳台上
还养着鸡，大概是过年时从乡下抓来
的。小区的一个大门就对着树林，几
棵高大的树几乎就种在大门边，风大
的时候小区院子里被吹进去不少树
叶，要过很久才有人来清扫，人走在
满地干枯的树叶上，脚底发出一种奇
诡的声响，仿佛一段来自地下的音
乐。大门没有保安把守，保安室窗口
上插着一块木牌，写着“外面人车不
得内进”，两个乡下来的小妹干脆就
临时利用了保安室，就地做起了卖槟
榔的营生，生意零零落落，但小妹的
眼睛里没有一丝惊慌。我不知道一
片树林与一群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想
象着如果把那片树林移走，地面裸露
出来，那么还会是现在的风景吗？有
一天，我在这个小区的门口，看见了
那个坐长凳的老人。他从小区走出
来，缓缓地走进树林里，身影消失在
林荫间。这情景，活像两个顺时切换

的电影镜头。
从树林里透视过去，不远处是一

条经过治理的河流，河水从原来的黑
色变成了青色，两岸推掉了护堤，改
成斜土坡，植上水草和野花，往河里
倒下去一些福寿鱼苗，模仿乡间的水
系改造了一番。但这毕竟是一条穿
城的河流，这些改造来得太快，就像
画上去一样，着实有几分艳丽。这条
河流诞生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以后
要穿过一座城池，要在某一河段与一
片出生得很晚的树林相遇，所以它显
得有些随性，也有些拙笨，任由市政
建设的需要改变自己的体貌。如果
以后这片林子里的地不做他用，这些
树木还站在老地方，那么对经常走过
树下的人来说就足够了。河的对岸，
树木稀少，沿河楼高厦广，商铺连排，
几家茶店坐满客人，街上人来车往，
市井气遮住了河岸上的夏色。至于
古人笔下“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
那样的图景，在这里就是一种幻象
了。身边，有一片树林，真好。

其实，在我的记忆里，就常常穿
过一片互相重叠着的树林，这片树林
有时是上面说到的林子，有时是村庄
里的一片林子，有时是文字中的一片
林子。

■红尘随笔 ■温馨往事

穿过一片树林
□ 王卓森

那时，弟弟读书的日子，生活瘦成了一棵秋
草。

那年，弟弟考上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有工
作)，读书的其他费用有数万元。对于经济收入低
的农家来说，无疑重负如山。而我那时刚参加社
会工作，工资低，也无力挑起这个重担。家人东
拼西凑，才把弟弟送入学校大门。弟弟入学后的
生活费以及未交纳完的学费，则由我这个当大哥
的来完成，长兄如父嘛。这样，我的月生活费仅
余100多元……

穷则思变。我在宿舍后门的荒园里，围起
篱笆，开垦种菜。先挖几畦肥地，种上白菜、
青葱、小芹等菜苗，而后又开了两块瘦地种上
茄子苗和番薯叶。菜园四角则栽上几株木瓜。
四围又种上一些花卉，天雨一洒，鲜花盛开，
春芳满园。想不到，这片小小的菜园，给我穷
如秋草的生活带来暖暖的春意，帮我度过那段
最艰苦的岁月。

数日之后，小菜园一派浓浓春意。小芹舒
展着淡青的小叶子，怯生生地沐浴在晨晖中。
若摘一株捻碎，则鲜芳扑鼻，犹醉酽酽，有佳
节洋洋欢快之气氛。若割几棵来炒牛肉，鲜甜
可口，饱食不厌；那葱儿伸着管状的青叶，菜
园里就弥漫着淡淡的辣刺味儿，使人的精神亢
奋；青蒜长出长长的嫩叶，拔几棵洗净去皮，
刀斩几截，然后下油爆炒，再把搅好的鸭蛋同
炒，不久便有一盘青黄美味的菜肴了；白菜茎
肥叶青，犹如一个个粉琢玉雕的美少女，亭亭
玉立，楚楚动人；青茄叶大如蒲，枝叶间喷放
着一朵朵紫色的美丽小花，有的已结出一个个
长长的紫果来；那一片番薯地，新叶肥嫩，青
青可人。这片生机勃勃的菜园，让我看到希望
的曙光，有了战胜困难的决心。

生活是极其清苦的。为了对付穷困，我买来
几瓶南乳和几斤咸鱼干。一顿饭，两块南乳就可
以就地解决。而咸鱼干吃了数日后，则口涩牙
肿，微痛难食。这时，走到菜园里，摘几把青嫩的
薯叶，用猪油清炒，爽味可口，牙肿痛就慢慢痊愈
了。一日，县城几位友人，到乡下搞扶贫攻坚工
作，来我家作客。而夜晚菜场收市，难于买菜。
看他们肚饿难耐，呱呱直叫，我就到菜园里摘来
蔬菜，咸鱼炒青茄，汤煮薯叶，就这样款待客人
了。菜淡酒薄，情面难过，幸亏客人知我状况，自
心底才有些坦然。有个友人走时，解下一顶新草
帽，放下一双拖鞋和一张草席。物虽菲薄，却雪
中送炭，情谊至深，令人感激涕零！

假日，时有友人来访。他们知我生活底细，
就携酒割肉，来我处欢聚。我就到菜园摘来一个
大木瓜，去皮切成片块，用猪油大半熟，再用薯叶
和炒，一道爽口的菜肴可捧上饭桌。又把白菜熬
成一大锅汤，撒几许香芹，味汁鲜美。我们在屋
里畅快饮酒，放歌大唱，欢乐不已。

后门一开，满眼青葱，缕缕芳香，这就是我的
菜园。菜园左角竖着一杆水龙头。闲暇之余，就
装水浇菜。看满园秀色，令人心清气爽，洗却一
身疲乏。而后返回屋里，静坐观书，津津有味地
品赏，欢乐之情自不待言。闲来搬一方桌，置于
菜园一角。阳光和煦，菜色鲜嫩，清香四溢，景色
秀丽，有助于诗情激发，行文如水。荫凉的日子，
则静陋椅，握管挥毫，蘸着纯洁的阳光，和着清香
的空气，操练文字。就在这简陋的方桌上，我写
下了数篇诗歌散文，整理了两本古体诗集和两本
散文集（油印本），收获斐然。而后，有数篇诗歌
散文发表在国家刊物上。生活是艰苦的，而我的
精神却是富足的，这种奋发有为的精神支撑着我
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

如今，生活已大有改观了，鸡鸭鱼肉，顿顿可
餐。而那段远逝的岁月，至今仍使我萦萦于怀，
难于忘却。

感谢穷困，感谢那片小小的菜园！让我收割
了几多纯真的情谊，收获了几许坚强和希冀，足
够我享用一生！

青青菜园
□ 胡天曙

有时候，亲情很简单:也许是早
上书包里的那一份热腾腾的早餐,也
许是冬夜到家后一杯热热的牛奶,也
许是雨夜中等你回家的一个身影。

进入初二之后，我们家搬到了
一个离学校很远的地方。早上，妈
妈既要给我准备早餐，又要送我到
学校，常常都是凌晨5点半就起床。
晚上，因为我要到 9 点 40 分才放
学，父母又需要在这之前赶到学校
接我。而我不知道如何体谅父母，
经常做一些不可理喻的事情。

那是一个深冬的夜晚，刚下晚
修，窗外漆黑的天空中飘着细雨，
在昏暗的路灯照射下反射出阵阵寒
意，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看时间
还早，便想：“这天又冷又下雨的，
时间还早，不如先和同学玩玩再回
去，爸爸妈妈也不会那么早来吧？
再说，这段时间刚刚考试，那么
累，好久没和同学痛痛快快的玩一
下，晚点出门应该也没事。”想到
这，我便和几个同学在教室里拍球
追逐去了，早已将父母接我的事情
抛之脑后。当我看到教室的挂钟
时，时间已经指向10时30分了，但
我仍未表现出着急的样子，慢悠悠
地收拾书包，和同学一起往校门口
走去。

一路上，风很大很紧、雨很细
很密，这正是冬雨和夏雨的不同
之处，虽前者雨量不如后者，但
前者的风雨交加带来的是刺入骨
髓的寒意，愈发使人感到承受不
住。我裹紧了身上的衣服继续走

着，这时的天已经很黑了，风不
断地从我的袖口、裤角里钻进
来，虽说撑着的伞没让我淋到
雨，但对这刺骨的寒冷没起到些
许的减轻作用。此时，我忽然想
起了那个还在校门外顶着这刀子
般风雨守候着的妈妈，她到底吹
了多久这样的冷风啊！

我不禁加快了步伐，不一会
儿，便到了校门口。此时的校门外
已经没有多少家长了，我一眼就望
见了我妈妈：她那瘦小的身躯藏在
宽大的羽绒服下，一只手撑着伞，
另一只手放在口袋里，不停地跺着
脚，试图给身体增加些许热量。我
冲过去，一把握住妈妈的手，刹那
间，她手上的寒意传到了我的心
底，好像握住的是一块冰块。妈妈
站在这寒冷的冬夜这么久，而自己
却在暖和的教室里得瑟，我愧疚得
说不出话来。

回到家后，刚加完班回来的爸
爸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热热的牛
奶，一口热奶下肚，一股暖意扩散
开来，充满全身。父母望着我，正
准备说些什么，忽然间我的眼睛里
噙满了泪水：“爸爸妈妈，我以后一
定早早出来，不再贪玩……”

有时，一些微小的事情便会让
我感受到一种胜过世间万物的情
感，这种情感便是亲情。它是我
们每个人心灵深处的港湾，使我
们的身心得到呵护，从而更好地
向前进，譬如妈妈在风雨中守候
我的身影。

雨中的身影
□ 伍政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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